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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睡前读物里静静地躺着一
枚别致的书签。那是一页来自小时候
的五角形枫叶。它被精心地风干了，
叶面上不住向外肆意延伸的筋脉，浮
出时间的禁锢清晰可见，叶心那儿用
颜料笔画着一个小男孩开心的脸。

制作它的人是我的那位扎着马
尾辫的发小，她和我是隔了一整个

“天井”的邻居，我们都住在一个大
大的老老的方形客家围屋里。据说
围屋始建于明末清初，祖先们是为
了躲避战乱，拖家带口，躲到这深
山里，依靠勤劳的双手建起了这座
围屋。围屋里住着几十户人家，围
屋 四 周 ， 几 棵 大 枫 树 相 互 依 偎 着 ，
枝条交织在一起，多少年来，像是
卫士一样静默在时光里，守护着这
些古老的围屋。

每当老人们捧着收获的粮食回
到围屋时，火红火红的枫叶随风飘
舞，轻轻地落在围屋鳞次栉比的瓦
片 上 ， 孩 子 们 就 背 着 各 色 的 书 包 ，
回到各自的家里，品尝着妈妈们精
心烹饪的美食。

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她向
我伸来一只瘦瘦的但充满力量的手，
我紧紧地抓住它，掸弹身上的尘土，
站了起来。我记得那时候，也是枫的
颜色铺满围屋屋顶，山腰间飘逸着红
雨的季节，我在学校上课时因为偷看
小说被老师抓个正着，罚我到走廊上
站着。下课铃声响起，班里的淘气王
领着一群淘气鬼冲出了教室，瞥见我
站在走廊上，故意一把推开我。我倒
在地上，旁边的垃圾桶也被我碰倒
了，垃圾撒了一地。周围围着一些看
热闹的同学，他们发出了讥笑的声
音。我的眼眶酝酿着一些情绪，急于
奔涌而出。

“你那么喜欢看书，这个书签送
给你，希望你像上面的男孩一样可以
一直开心地笑着。”她从围观的人群
中走出来，轻轻地把我扶起，还递给
我一枚画着我漫画形象的枫叶。我把
它放在我最爱的书里，一直珍藏到现
在。我拿到鼻子面前，深吸了一口，
满是书香的味道，书香里还夹杂着那
些我们共同拥有的和围屋有关的回忆
香气。

那时候我们一起放学，银铃般
的一串串笑声洒在山坳间。我们喜
欢在放学后一起靠在围屋大大的坚
实的土墙上，抚摸着围屋斑驳的墙
面，用耳朵紧紧地贴在它身上，用
肩膀轻轻地靠在它身上，仿佛能够
给我们十足的安全感。那厚实而高
大的围屋啊，比起住所，她更像一
位慈爱的奶奶，用和蔼的目光包容
着我们所有的过错，所有的委屈和
所有的烦恼。

我们在悲伤烦恼的时候，喜欢
对着对方的屋子扯着嗓子呐喊，童
稚的声音回荡在围屋里，一圈又一
圈的声波荡漾在那个纯粹的儿时时
光里。

我们在皎洁的月光洒遍天井的
时 候 ， 喜 欢 绕 着 围 屋 不 住 地 奔 跑 ，
比赛谁能先跑到家，大汗淋漓的我
们被家长不住地呵斥，而我和她却
默契地相视一笑。

我们在秋意渐浓的时候，喜欢用
书包收集围屋屋顶上飘落的枫叶，比
谁收集的枫叶最多，颜色最特别最
好看。

我们在春雨绵绵的时候，喜欢
躲在围屋屋檐下仔细听着雨滴噼里
啪啦打在围屋瓦片上的声音。

后来，也是在枫叶洒落屋顶的季
节，她随着学校的转学而悄悄地搬家
走了。

后来的后来，那座方形围屋开
始渐渐无人问津，周围的枫树也被
伐倒了。围屋厚实的墙壁开始出现
越来越大的裂缝，甚至部分墙体坍
塌，梁架也掉落在地面上，围屋逐
渐 变 得 破 败 不 堪 。 杂 草 穿 透 裂 缝 ，
顽固地伸出身体。围屋周边堆放柴
火，电线乱搭乱建，属于这围屋的

围屋记事
龙澎

文物标志也被损毁。围屋，这座东
方的古罗马城堡的面目开始变得陌
生，围屋里曾经的烟火气只能散在
回忆里。而参加工作后的我，回来
寻找回忆时，只能独自品尝着物是
人非的滋味。

直到一抹清新的检察蓝流入这
座围屋和枫树间。原来，围屋的保
护 神 来 了 。《赣 南 客 家 围 屋 保 护 条
例》 出台了，江西省龙南市检察院
以该 《条例》 出台为契机，针对地
方人大代表提出的“犁仁镇鱼仔滩
围 、 沙 坝 围 无 人 管 理 ， 有 安 全 隐
患，希望检察院加强公益保护”，派
公益诉讼检察官前来调查核实。他
们翻山越岭，来到我熟悉的围屋周
边，仔细地进行现场勘查，调取了
围 屋 普 查 、 维 修 、 开 发 、 利 用 资
料，收集、固定好相关证据。几个
通宵达旦下来，梳理出龙南境内围
屋基本情况以及保护监管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向龙南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旅游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
其依法履行赣南客家围屋保护监管
职责，及时制止破坏、损毁客家围
屋的违法违规行为，限期维修。

行 政 机 关 在 收 到 检 察 建 议 后 ，
酝酿出台了客家围屋保护三年维修
计划，文广新旅局也相应制定了围
屋安全保护制度，林林总总、密密
麻麻的条款，在全方位细心呵护着
我 们 记 忆 中 的 那 片 永 不 消 逝 的
温暖。

围屋保护案例后来入选全国检
察公益诉讼十大典型案例。

终 于 ， 枫 树 和 枫 叶 又 回 来 了 ，
记忆里那高大、雄伟的围屋又开始
张开双臂欢迎着我。围屋屋檐下张
灯结彩，挂上了火红的灯笼，屋顶
的瓦片上也多了一篮篮红色——朝
天椒，那片火红的颜色比原来山腰
间的那片枫叶组成的红雨更加耀眼。

此时，漫天的枫叶随着我纷飞
的思绪飞舞，有一片枫叶掉落在我
肩上，我拿起它，透着刺眼的阳光
欣赏着它和书签一样清晰而四处蔓
延生长，仿佛要突破叶片限制的筋
脉 。 原 来 ， 我 要 的 只 是 你 在 我 的
身边。

（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州市人民
检察院）

节气进入大暑，盛夏时分，天
气空蒙，细雨不断。使人想起一部
影 片 《日 日 是 好 日》 中 的 夏 季 部
分，花草葳蕤，夏木阴阴。除晒洗
的衣物总是潮湿难以清透之外，濛
濛时雨带来的是写字的好天气。

年初报名了网络书法课，从隶
书 《曹全碑》 开始入门。有人说学
习书法的过程就是一场修行，确实。

每个晚饭后，从摆出毛毡铺开
宣纸，到拿出墨蝶倒好墨汁，从清
洗毛笔到准备蘸水，从摆好镇石到
提 笔 蘸 墨 ， 开 始 习 作 的 过 程 繁 复 ，
仿佛是一场盛大庄重仪式的开始。

而每个笔画字体的练习，需要
专注，当你完全沉浸于那笔墨纸砚
的世界，心绪是如此单一宁静，世
间所有的纷扰，仿佛顷刻间抽离而
去。当我们倾注时间与注意力于笔
端，才会读懂时间的力量赋予书法
作品的意义。

从隶书 《曹全碑》 学起，“蚕头
燕尾”的藏锋笔法起初总是掌握不
好，字帖中很多字形也与现实有很
大差别，曾经在学习“大长腿”的

“月”字时心生疑惑，为什么月字的
竖撇要占据一半的空间？再次想起

《日日是好日》 中教授茶道的师傅的
话：“不必问为什么，总之照着做就
对了”。

在 学 书 的 初 始 阶 段 ， 要 先 去
继承，然后才能去创新。也正如明
代谢肇制所言：“凡学古者，其入门
须用古人之法度，而其究竟，须运
自己之丰神，不独书也。”这也是学
习 毛 笔 书 法 为 什 么 必 须 从 临 帖 开
始，否则，就会不知法度而毫无章
法。

学书偶感
荣国华

“网络班级”里的学生年龄跨度
极大，有三四岁刚学会拿笔的娃娃，
也有退休赋闲的七八十岁的大爷大
妈。这真是一个极其上进励志之群，
班级群里大家晒的都是自己的作业，
全部的内容是展示和切磋书法技艺。
有很多高水平学员仍然报名学习，感
觉那作业水平堪比原帖，令我等小白
们望而生畏，无端平添一丝自卑的愁
苦。

书法网课的一大特点是可以无
限回放学习。这既带给我多次复习
研 磨 的 好 处 ， 有 时 也 会 带 来 一 丝

“错过直播课也没事，反正可以看回
放”的懈怠。而一旦错过，作业的
提交就会不及时，从而带来连锁懈
怠反应。

的 确 有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工 作 繁
忙，每天为案子和其他事务不能按
时下班回家。但每每在归家途中想
及那笔画的走势与结构的聚合，一
天的烦扰便会暂时远离。

网课的另一特点是可以领略不
同老师的风格。在我报名的某期课
程之外，我可以随时观看其他老师
的 录 播 课 ， 有 年 轻 女 老 师 的 柔 美 ，
有年长男老师的厚重，还有调皮老
师的幽默，风格迥异，但对书法的
理解与讲解都是深刻而幽默的。

我最喜欢的是雨天的周末听课
临帖。濛濛时雨带来的最大惊喜是
墨碟里的墨汁总也是润的，不至于
时时加水墨调和，也不至于会在宣
纸上摊糊了一片。

高科技的作业提交系统也是网
课的一大优势。有老师文字与语音
点评，还会有作业与原帖的一一映
照图，差距不足一目了然。最初的
作业评价常常是“望继续努力”，每
笔每画都会被老师指出问题。多次
练习后提交了一幅笔墨较为均匀的
作业，果然被老师表扬为整体笔画
结构匀称。

书法那暗中力量的滋生会让自
己觉得清晰可触。虽然目前只学习
了 《曹全碑》 与 《多宝塔碑》，却好
像 分 明 读 懂 了 《祭 侄 稿》， 读 懂 了

《宣示表》。期盼着早日能达到临摹
《兰亭集序》 的时候，那一定是自己
功力深厚之时。

这一期一会的课程虽然按部就
班，却也时时会迸发出新意，每节课
即将结束之时，老师常常会赠给大家
课程之外的惊喜。七夕，大拙老师赠
给大家的是扇面“天作之合”；端午
节，美女老师心如的扇面是“端午安
康”，都是如此应景。那些创作里有
老师个人的风格，更有对学生的喜爱
与祝福。

写字的时候凝神聚气，心平气
和，最是养心。我亦觉短短数月认
真习书，笔力、心力不断成长，通
过书写而改变和打破固有思维，相
信这些会带给自己更深的智慧，更
多的力量。书写文字就像一个人的
面孔，但在电脑键盘时代，这副最
逼真的面孔隐藏在了幕后，幕前显
现的只是屏幕中规范的字体，千篇
一律。

有时会想，当一个白衣翩翩的少
年不再青春，当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
不再谈及诗歌，当我们成为自己看来
只是拼命机械而反复看卷宗的人时，
时间久了、案子多了，难免会有疲惫
感，我们常常会忘记生活的深情。

书法的学习会令我们在需要时
换上一身装备，去证明或见证十年
饮冰未凉热血，见证在某个角落幸
福且用力地活着的身影，这或许就
是生命的意义吧。

（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东港
区人民检察院）

夏天，水果大量上市，粉白的
桃子金黄的杏，沙瓤的西瓜脱骨的
李，小城似举办了蟠桃宴，到处氤
氲 着 瓜 果 的 清 香 。 在 众 多 水 果 中 ，
黄 甘 李 ， 因 其 甜 酸 适 口 且 骨 肉 分
离，深受人们欢迎。

小城李事
赵玉超

周六，天空薄薄一层浮云，阳
光不燥、微风正好，我们一家三口
奔 向 郊 外 ， 去 种 植 园 采 摘 黄 甘 李 。
我们到时，果园里已有不少采摘的
游客。领了采摘篮，一头扎进郁郁
青青的果林。肥嘟嘟的李子活泼地
在枝叶间跳跃，磕头碰脑、俯拾皆
是。人们在果林里嬉笑玩闹，随心
挑 选 中 意 的 果 实 ， 笑 声 融 合 着 果
香，在果园上空飘来荡去。天近正
午，气温渐高，游客三三两两钻出
果林，带着满心的愉悦和一篮篮的
收 获 ， 在 园 主 的 遮 阳 伞 前 排 起 了
队，过秤装箱、扫码收款，一切井
然有序。

轮到我，园主接过李子，熟练
地装箱封口，却没过秤，并示意我
稍 等 一 等 。 我 大 惑 不 解 ， 闪 过 一
旁。待摊前的人走散，园主摘下遮
阳 帽 ， 一 把 拉 起 我 的 手 ， 激 动 地
说 ：“ 哥 ， 我 是 小 秦 ， 认 不 出 来
啦？”

我在脑海里快速搜索，眼前的
小伙子虽然看着面熟，却一时想不
起 在 哪 里 见 过 ， 只 好 抱 歉 地 问 ：

“你是？”
“ 我 是 秦 刚 川 啊 ， 您 办 过 我 的

案子，几个年轻人打架，您给我们
做的调解。”

记忆一下被勾起，我握住他的
手 摇 了 摇 ：“ 哦 ， 是 刚 川 呀 ， 开 庄
园了？生意不错嘛！”

“ 还 行 吧 ， 够 吃 够 喝 ， 比 出 去
打 工 强 。” 秦 刚 川 笑 着 回 答 ， 满 满
的幸福和自豪感。

妻子打电话催我上车，我与秦
刚 川 道 别 ， 让 他 过 秤 结 算 李 子 钱 。
秦刚川抱起果箱塞到我怀里，急切
地说：“没有您当初的帮教，我能有
今天？李子是自己种的，您要不嫌
弃就拿着！”我推让着，腾出一只手
要扫收款码，秦刚川一把将收款码
塞进抽屉，推着我往外走，边走边
挽着我的手，亲亲热热说着话，一
直把我送到车边。

车开出一段距离，妻子问：“那
是谁呀，你认识？”“我原先办的一
个案件的当事人。”我回答。“当事
人？哪能好成这样？亲热得跟老伙
计似的！”妻子的问话一下把我的思
绪带回到十几年前。

那时，我进检察机关不久，分
配在公诉处 （司法体制改革后称为
第一检察部），公诉处主要审查起诉
刑事案件，办理抗诉、上诉二审案
件。我是部门内勤，在收发案件的
同时，间或办理一些上诉案件。秦
刚川的案件就是那时办理的。

案 情 很 简 单 ， 不 足 百 页 的 卷
宗。事发也是在这样一个夏天，那
年秦刚川初中毕业，约了几个同学
去 夜 市 吃 烧 烤 ， 与 邻 桌 发 生 摩 擦 。
秦 刚 川 年 轻 气 盛 ， 出 手 打 伤 了 对
方，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秦刚川
上诉，案件分给了我。

案 件 事 实 清 楚 、 证 据 确 实 充
分，在民事没赔偿、对方不谅解的
情况下，判处有期徒刑，量刑也并
无不当。上诉案件不要求全部开庭
审理，像这样的小案件，书面审查
没有问题，出具检察意见书移交法
院，不出三天即可结案。但是，17
岁少年，有期徒刑犯，两者连接起
来，对秦刚川意味着什么？

不能程序结案，一推了之！于
是，去看守所提审，去秦刚川家家
访 ， 找 被 害 人 谈 话 ， 组 织 双 方 调
解 ， 一 次 不 行 ， 两 次 ， 两 次 不 行 ，
三次，不断拉近双方的距离，终于
促成民事赔偿协议，秦刚川情真意
切 写 了 道 歉 书 ， 对 方 出 具 谅 解 书 。
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我郑重提出
应当适用缓刑的意见。二审法院采
纳了我院的检察意见，依法改判秦
刚川适用缓刑。

秦刚川被释放那天，秦刚川父
母来见我，说孩子不听管教，伤透
了他们的心，本来不想管他了，是
我一趟一趟地跑，打动了他们，他
们想请我在秦刚川被释放之时，再
好好教育教育他。在看守所的黑铁
大门前，我现场教学，对秦刚川进
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得秦刚川痛哭
流涕，跪在地上向父母承认错误。

那天的场面，感动了在场的每个
人。之后，我回访了几次，得知秦刚川
改掉顽劣的性情，就读于本市的职业
技术学院，开始了新的人生。

时 间 真 快 ， 一 晃 就 过 去 了 17
年，我早已离开公诉岗位，又换了
几个部门。如果不是今天巧遇，这
个案子我恐怕再也不会想起。

我把与秦刚川那段往事讲了一
遍，妻子欣慰地说：“这孩儿幸亏遇
着 你 了 。” 女 儿 像 听 了 一 个 传 奇 故
事，饶有兴趣：“是爸爸挽救了他，
对吗？”“闺女，司法办案办的不仅
仅 是 案 件 ， 更 是 别 人 的 人 生 。 所
以，司法有尺度也有温度，惩其身
更要治其心……”

午饭，餐桌上多了一盘金黄肥
大的李子，掰开，汁水四溢，吃一
口，直甜到了心底。

午 休 时 ， 我 翻 出 上 午 加 的 微
信，给秦刚川发了个红包……

（文中当事人系化名）
（作者单位：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济源分院）

大学毕业后，我工作、生活一
直 都 不 顺 。 先 是 找 工 作 接 连 碰 壁 ，
后来男友又向我提出分手。为了能
留在省城工作，被逼无奈的我只好
在一家小公司里暂时栖身。

我在一片等待拆迁的破破烂烂
的棚户区里租了一间房子。一是房
租便宜，二是离公司比较近，上下
班 不 用 坐 公 交 车 ， 能 省 下 一 点 钱 。
我父母都是下岗工人，在家乡小县
城 的 大 街 上 靠 卖 葱 油 饼 维 持 生 计 ，
他们能帮到我的最大极限就是供我
读完大学，以后的路能走多远就全
靠我自己了。

刚上班不久，我便遇到了一个棘
手的大难题。我上班的那家小公司刚
成立不久，经常要在晚上加班，每晚
加班都要到 10 点左右。我下班回出租
屋要经过一条长长的小巷，深夜的巷
子里乌漆麻黑的，像一个深不见底的
黑洞。我从小胆子就小，特别怕黑，以
前在校园里走夜路都是男友护佑左
右。现在男友弃我而去，我一个人孤
零零地走在漆黑无人的小巷里，心里
很彷徨，也很恐惧。

每次下夜班，我都恐惧不安地
走在巷子里，总是一惊一乍的，总
感 觉 后 面 好 像 有 个 人 或 鬼 魅 跟 着
我 。 高 跟 鞋 叩 击 着 青 石 板 的 路 面 ，
发出咔咔咔的脆响，在暗夜里越发
清 晰 ， 也 更 加 瘆 人 。 有 一 天 下 夜
班，我急慌慌地走着，突然一只流
浪猫“喵”地叫了一声，一下子从
我的脚尖前窜了过去，吓得我“妈
呀 ” 一 声 惨 叫 ， 仓 皇 向 前 急 急 逃
窜。我兀自向前跑了一段，忽然感
觉背后出现了一抹光亮，壮着胆子
回头看，发现巷子中段的一户人家
门前亮起了灯。橘黄的灯光泄了一
地，把那段路笼罩在一片氤氲柔和
的光晕里。

直到进了出租屋，我还抚着扑
腾扑腾直跳的胸口，大口大口地吞
着凉开水。耳畔，只有我的惨叫声
还在嗡嗡回响，久久都不散去。这
世 间 被 自 己 的 叫 声 弄 得 听 力 下 降
的，会不会就只有我了？

第二晚深夜，当我战战兢兢挪
到巷口时，我惊喜地发现，巷子中
段那户人家居然还亮着灯，灯光把
狭窄逼仄的小巷渲染得一片温馨祥
和。我心里一下就变得踏实了，对
那户人家充满了感激。那一抹灯光
不但给了我胆量和勇气，更给我孤
单 漂 泊 的 心 一 丝 温 暖 。 自 那 以 后 ，
我每晚加班回来，都会有一抹温暖
的灯光伴着我一路前行。我一直期
盼 着 与 那 户 人 家 的 主 人 不 期 而 遇 ，
当面对他们说声“谢谢”。但，直到
我搬离小巷，也未能如愿。

半年后，我离开了那个毫无前
途可言的小公司，应聘到丁香社区
做了一名社区工作者，并准备来年
开春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虽然不
用加班走夜路了，但我还是决定搬
出那个小巷。

此 后 那 条 小 巷 只 在 我 的 记 忆
里。偶尔回忆起那些独自行走的夜
晚 ， 我 依 然 会 心 悸 ， 然 后 是 欣 喜 、
放松、感恩。从公司到社区，再到
后来考入检察院成为法律人，总有
一 些 记 忆 镌 刻 在 脑 海 中 ， 挥 之 不
去，比如那盏灯……

正当我以为自己与那条小巷渐
行渐远的时候，却与它 不 期 然 再 次
相遇。那是我到社区工作之后的一
个春节前夕，社区书记叫我带人去
慰 问 辖 区 里 的 几 位 孤 寡 、 残 疾 老
人。就这样，我再次来到了那条我
非常熟悉的小巷。按着社区书记给
我的慰问户门牌号，我竟然来到小
巷 中 段 那 户 我 再 也 熟 悉 不 过 的 人
家。正是这户人家，曾经在那些漆
黑的夜里，给我点亮了一盏灯。

我内心百感交集，抬手轻轻敲门。
门，开了。
我，立刻就呆掉了。
一位盲眼老人手拿一根盲杖立

在门口：“是谁呀？快请进来吧！”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道外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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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诗人作品展

美好的事物

真的，我相信美好的事物
我相信每一种颜色都是善意的
黑夜里有温暖的梦
一场大雨，冲走我们眼里的灰尘

真的，我摸到过彩虹
像水一样柔，像棉花一样软
把自己喜欢的色彩画上去
和天空交换心情

有人在哭，有人在笑
他们的声音都很好听
偶尔吹过一阵风，“嘘”——
大家就会变得很安静

蒲公英慢慢落到我鼻尖上
一个喷嚏，把它推过了一片大海
那么多种子，都自由地飞着
希望，土壤，园丁，都是美好的

一枚海螺一首歌

听，风来了
海螺开始歌唱
水面上的小船轻轻摇晃
多像一枚快乐的音符

沙滩，脚印，悄悄话
一朵浪花才是这里最轻的
跳起来，就化作淡淡彩虹
连歌声也追不上它

我听海螺唱出故乡
心中不断翻涌着蓝色的潮水
那同样也是天空的颜色
接纳飞鸟，接纳白云
也接纳没有翅膀的孩子

海风，偶尔停下脚步
但歌声并没有消失
它只是藏进海螺的心底
像一朵浪花藏在平静的海面上
我知道，它总会再次盛放

另一个世界

书里，还有另一个世界
花一直开着，鸟一直唱着
每个字都活了很久
多翻翻书，它们反而更年轻

尽情跳进一本书里吧
它的世界，只会越来越大
没有争吵，没有谎言
美好的想象力，到处飞

我们无法拒绝长大
但总有一本书
永远珍藏了童年
那个世界里，只有孩子
只有思想单纯的人
吃一个苹果就可以饱肚
拍一拍手，黑夜就亮起火光

星空

每次望着星空
我就感到自己是一条鱼
夜风轻轻蒙住我的眼
所有的声音都温柔似水

一颗，两颗，三颗
数星星的人在梦里还数着
那些闪闪发亮的顽皮的小脚丫
东踩一脚，西踩一脚
差点儿把黑夜都踩破了

我很想知道一颗星的名字
却分不清它的兄弟姐妹
或许，我眼里的光都是一家人
它们叫作指引，叫作勇气
陪着孤独的人走过黑暗
让我们抬头时，看到自己的心

一片树叶

一片树叶会有几种样子呢
像手掌，像扇面
或者，直接变成一枚书签
也有人在上面写字
把它当作一封信
如果交给时间去处理
它将会有色彩鲜明的几段人生

它在风雨里保持挺拔的样子
枯萎的时候，依然坚强
水的温柔和阳光的温暖
最能表达一片树叶的心声
它只想安静地陪着花和果实
偶尔聆听几声鸟叫
长成这个季节该有的样子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奉化
区人民检察院）

美好的事物
（组诗）

林杰荣


